
“有五钱。”邬
生白回答。

“不够，需一
两才行。”叶源摇
了摇头。

“为何要一
两？一个月前，在
新野城外，遇到的
也是毒虫症，在下
只用五钱藤黄便

药到病除了。”
“可是药丞漏算了一着。”
“漏算了？”邬生白踉跄后退几步。
叶源又道：“薛将军体内的毒虫来自于

陈登。三年前陈登体内毒虫虽被华佗杀过
一次，只可惜没有杀尽。这蛰伏三年的毒虫
再次发作，毒性就比一般毒虫厉害一倍。薛
将军体内这最后一条毒虫，恰恰就是从陈登
体内而来的母虫，故而五钱藤黄是杀不死
的。方才情急之下，我只能用银钗直接刺死
毒虫，凶险之处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邬生白暗暗悔恨方才的疏忽。叶源又看
了看薛平，说道：“将军，你向邬药丞再要点泻药，
等毒虫排出体外后，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多谢叶大夫再造之恩，他日相见，薛
某必当涌泉相报。”

叶源冷言道：“你救我一次，我也救你
一次，现在两清，各不相欠了。”

薛平歇息了一会儿，站起身，正要拜谢
邬生白，邬生白却侧过身子，想要离开。“药
丞慢走，若不是药丞用药杀死其他毒虫，在
下的病也不会好的。”

邬生白反手丢过来一包草药，道：“这
是火麻仁做成的泻药，热水煎服即可。老
夫无能，竟让太医院受辱。惭愧！惭愧！”

薛平朝叶源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说点
好话。叶源却站在原地，一言不发。邬生
白苦笑了下，说道：“多谢将军好意，在下告
辞了。”当他走到叶源身前时，忽然转过身，
对叶源说：“阁下对药物毒性的掌握高人一

筹，难道不知道自己风邪入脑，内热难散，
得了头风之症吗？”

叶源身子微微晃了晃，邬生白又说道：
“你体内余毒未尽，又有头风之症，如不及
早医治的话，熬不过年关。”

叶源心中一惊，自从土熏疗伤之后，他
的脑袋确实越来越疼，记性也越来越差，邬
生白所言非虚。“多谢邬大夫提醒，他日若
是邬大夫身患重症，在下也会提醒你的。”

“哼！”邬生白碰了一鼻子灰，咬牙切齿，心
中更气，说道：“那叶大夫只有自求多福了。头
风症极难医治，普天之下除了华佗、张仲景两
位神医，我看是无人能治了。在下告辞。”

邬生白气鼓鼓地走了，他和叶源的梁子算
是越结越深了。叶源也没有想到，今日得罪了
气量狭小的邬生白，他日就惹出了偌大一个祸
端。小半个时辰后，薛平体内排出一条红虫，身
子也没了疼痛感。他顾不得身体疲弱，急忙拜
别了叶源，马不停蹄地赶往广陵城去了。

叶源看着薛平远去的背影，把银钗擦
了擦，走到紫衣女子面前。岂料女子秀眉
微蹙，一脸鄙夷地说道：“这么污浊的东西，
我不要了，你拿着吧。”

叶源冷冷地看了女子一眼，问道：“你
真的不要了？”

“哼，不要了。”
叶源转身把寒蝉钗交给了身旁的小

商。小商看了看寒蝉钗，又看了看紫衣女
子，道：“姐姐，我娘亲也有这样一根银钗，小
商看到银钗就想起了娘。不过你放心，小商
只是看看，明天就把银钗洗干净，还给你。”

女子虽对小商有好感，对叶源却厌烦
透顶。方才叶源明明可以用银针一类的东
西扎死毒虫，却偏偏选择了寒蝉钗，这分明
是另有所图。最可气的是，叶源还盯着拉
车的黄牛不放。

“看什么看！本姑娘说过的话自然算
数，黄牛到了江陵后自然就送给你。”

“去江陵？”叶源一下愣住了。
下期关注：马贼突袭

“查票了查票
了！”列车员吆喝着
从车厢尽头走过
来。李跑跑计上心
来，只能打他个一
石二鸟了。他动了
动胳膊，说道：“哎，
你车票呢？拿出
来，要查票了。”

嗯，小伙子松
开手，低头在包里找出一个小本子。

“给我瞧瞧。”李跑跑不由分说地把小
本子拿了过来。不知道是个什么证件的皮，
可惜表面的字迹已经磨得看不清楚了。打
开里面，字迹也斑驳得难以辨认，只有正中
间照片下面的姓名还勉强辨认得出。

“朱立业？这是你？”李跑跑端详着问道。
“嗯。”
“把这个收起来，票我帮你拿着。咱们

是一路的，查票的时候得一起看。”
“嗯。”
“别拉着我，车上有规定，列车员查票

的时候，乘客必须坐军姿。快坐正了！”
几句瞎话，让李跑跑后背直冒汗。换

谁也不会相信这糊弄三岁小孩的话，可没
想到他却轻易地相信了。朱立业，这个看
上去已经而立之年的大男人，真的一动不
动地坐在位子上，后背挺得笔直。

“车票车票，都掏出来。”列车员不一会
儿就走到了跟前，李跑跑也顾不得纠正朱
立业的坐姿，抢着把车票递了出去。

“杭州，再到站下车啊。”列车员扫了一
眼车票，转而对笔直的朱立业说道，“你的，
票呢？”

朱立业一动没动。
“车票，说你呢！”列车员用手里的木棒

杵了一下朱立业的肩膀，有些不耐烦。朱
立业一头雾水，慢慢转过头，望着李跑跑。

李跑跑送给他一个后脑勺。
他哪里敢回头看。车票还没拿到手，

就被枪声吓得魂都飞了。迷迷糊糊坐上了
火车，还南辕北辙。没办法，大兄弟，只能
对你不住了。

正在胡思乱想自责之际，李跑跑的肩
膀也被杵了一下子。

“你两个一起的呀？”列车员问道。
“不是，不认识。”李跑跑支支吾吾道。
“那你跟我补票去吧。”说着列车员便

用木棒把朱立业往前驱赶。朱立业起先只
是死盯着李跑跑，被推搡了几下之后，突然
拉住李跑跑的胳膊，放声大哭起来。

“哎，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一起的呀？”
列车员不耐烦地问道。

“不是不是真不是，我不认识他。”李跑
跑边说，边想把胳膊挣脱出来。

“那你赶紧走，跟我补票去。”列车员说
着使劲儿拉了朱立业两把，不想朱立业猛
地一甩胳膊，竟把列车员晃了个趔趄。

“反了你了，逃票还耍无赖，老子还治
不了你了。”列车员吆喝了一声，也不知道
哪里冒出来三四个精壮汉子，把朱立业按
到地上，一顿拳打脚踢。

李跑跑再也看不下去了，刚张开嘴，却
有人替他喊了一声：“住手！”

一个穿制服的拨开人群走了过来：“怎
么回事？”

“长官，他们打人！”李跑跑这回抢先说道。
“他逃票，还耍赖不肯补票。我拉他去

补票，他倒先动手把我推倒了。”
“哎，你别血口喷人啊，我亲眼看见你

就晃了一下，咋成推倒你了呢？”
“都别吵了！”眼看乱作一团，制服长官

大喝一声，“你是哪个？同他一起的？”
“我们是一伙的，我们这一车厢的好人

都是一伙的。没你们这样的，逃票罪不至
死，可你们这是把人往死里打。大伙来给
评评理，三四个打一个，还给不给人留活路
了，一张车票，至于的不！”

看着朱立业的惨状，人群渐渐有了不
平之气。制服长官见人多势众，也不敢再
一味压制。

“那他逃票总不对嘛。”列车员低头说道。
“补票可以。”李跑跑接茬道，“可你们

也不能白打人啊，治伤的医药费咋说？”
对呀对呀，人群跟着附和道。制服长

官被闹得焦头烂额：“赔他两个银元，票也
不用补了。”

李跑跑没吭声，蹲到朱立业身边，检查
了一下伤情，感觉应该并无大碍，便冲制服
长官点了点头。 下期关注：甩不掉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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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业成了替罪羊

11 2017年12月20日 星期三 新闻报料热线 028+96111

大特稿作者授权本报申明：本报所刊之新闻
特稿，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封面新闻网：www.thecover.cn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封面新闻微信：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微博：@华西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微信：ihxdsb 编辑王卉 版式方蕾 校对廖焱炜

小
说
连
载

译
林
出
版
社
（16）

《
不
死
华
佗
》

龙玄策 著

漏算一着


